
1 0
·

(总4 1 0 ) 中 医 杂 志

陈 实 功 外 科 学 术 经
.

验 初 探

江苏省常熟县中医院 黄 永 昌

陈实功
,

字毓仁
,

江苏南通人
,

明代著名

外科学家
,

生于嘉靖
、

崇祯年间 ( 1 5 5 5~ 16 36

年 )
。

陈氏从事外科临床四十余年
,

`

积有丰富

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 识
,

所著
《
外科正宗

》
一

书
,

列症较详
,

论治精细
;
提倡内外并治
,

刀

针与药物结合
;
治疗痈疽疗疮
,

办法尤多
,

见

解不凡
;
并能熟练的掌握下领关节脱白整复

、

气管缝合
、

切开引流
、

痔痰挂线结扎等手术
;

较正确地提出关节离断的手术原则
,

倡立鼻息

肉摘除等手术方法
,

为中医外科学的发展作出

了重要贡献
。

因此
,

本书可谓一代佳作
,

堪为

后世医家师法
。

陈氏因诊术巧妙
,

医德高尚而

名噪大江南北
,

徐灵胎也为之折服
,

说
: “

此

书所载诸方
,

大段已具
,

又能细载病名
,

各附

治法
,

条理清晰
,

所以凡有学外科者问余当读

何书
,

则令其先阅此书
” 。

徐氏此 论
,

尚为公

正
,

今择其要点
,

略述管见如后
。

列症详 论治精

《
外科正宗

》
全书共四卷一百五十七论

,

对

痈疽
、

疗疮
、

流注
、

凛疡
、

瘦瘤
、

肠痈
、

痔疮
、

白瘫风
、

烫份
、

疥疮
、

鼻息肉
、

脱臼等外
、

伤
、

皮肤
、

五官科疾病
,

条分缕析
,

朗若列眉
,

论

治精辟
,

治法中的
。

并附有许多验案实例
,

令

人可信可则
。

陈氏在卷一中对痈疽的证治
,

论述尤深
。

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
,

以至病后调理
,

饮食

忌宜
,

病室卫生等都一一作了细 论
。

认 为
:

“

水能生万物
,

火能克万物
,

故百病由火而生
。

火既生
,

七情六欲皆随应而人之
;
既人之后
,

百病发焉
。

发于内者
,

为风劳
、

蛊隔
、

痰喘
、

内伤
, 发于外者
,

成痈疽
、

发背
、

对口
、

疗

疮
” 。

后人所谓痛疽皆因火毒生
,

即寓此意
。

但陈氏不只重视火毒
,

更住意内伤
,

说
: “

七

情六欲者
,

盗人元气之贼也
” 。

若能疏于此者
,

则多安多寿 , 亲于此者
,

则有损气血
,
诸种疮

疡由此而生
。

痈疽虽属外疡
,

但和人体各部都有内在联

系
,

故治疗痛疽尚须注意调和脏腑气血
。

他在
《
痈疽原委论

》
中说
: “

凡发痈疽者
,

未有不先

伤五脏而后发之
” 。 “

五胜不和则六腑不通
,

六

腑不通则九窍疲瘾
,

九窍疲瘾则留结 为 痛
” 。

因此
,

治疗痈疽除了重视外治
,

也 要讲 究内

治
。

使脏腑得安
,

气血流畅
,

则诸疮肿疡自可

向愈
。

陈氏治法灵活有度
,

善用汤散丸丹等药
,

说
: “
为医善用方

·

一其要在知人之强 弱
,

识

病之内外
,

究病之浅深
,

察时之顺逆
,

然后可

汗
、

可攻
、

或吐
、

或下
,

或宜和解
,

或宜补

益
,

又知某汤善汗
,

某散善攻
,

某丸善和
,

某

丹善补
,

因其病而用其方
,

如矢发机投之必中
,

中之必胜
,

胜之则病无不愈之理
。

此 为 医 得

方
,

用方之大法也
” 。

他诊病之时
,

每沉思细

察
,

料疾如所
,

内疏外治得当
,

刀针药物配合

默契
。

如其治一监生年过五旬
,

素有渴症
,

身

体肥胖
,

生背疽约尺许十余 日
,

疮势微 肿 微

红
,

根脚半收半散
,

遂用托里散
、

参茂内托散

加减先后治之
,

外用披针小小从顶放通三孔
。

月余肉腐通溃
,

脓似泉涌
,

疮势渐得消退
。

又

因患者夏月不慎
,

过食生冷致疮形软陷
,

脉来

细微
。

陈氏谓此是因寒变之故
,

非辛热不可回

阳
,

急用十二味异功散倍人参熟附不应
,

换用

生附
、

人参各五钱
,

早晚二服
,

方 得 身 温脉

起
,

又进二服
,

脓似前流
。

后 又用红玉膏外

敷
,

出腐肉始得肿消脓少肌长
,

百 日 方 得平

复
。

陈氏不失外科大家
,

医理精明
,

不囿故说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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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辛热峻补
,

一气呵成
,

非有胆有识者
,

安敢轻

投
。

治法多 能创新

医者贵乎多应变
,

不可偏执用其方
。

陈氏

认为在 ,’P卜之证则必根于其内
” ,

治之亦应内外

配合
。

在内治法中他主张用托
、

补两法
,

认为
“

托里则气血壮而脾胃盛
,

使脓秽自排
,

毒气

自解
,

死肉自溃
,

新肉自生
,

饮食自进
,

疮口

自敛
” 。

细观其托里法计有 10 多种
,

其中托里

清中
、

托里温中
、

托里建中
、

托里和中
、

托里

透脓
、

托里生肌
、

托里安神
、

托里解表等法较

为常用
。

其补法也有补气益中
、

助阳和血
、

益

气摄血
、

固本养荣
、

醒脾益胃等
,

随机制宜
,

灵活运用
。

陈氏又很重视外治
,

熟悉诸刀圭之法
,

临

床喜用刀针治疗痈疽
、

疗疮
、

痔痰
、

脱疽
、

痛

疲
、

重舌
、

肿瘤等病
。

认为在疮疡 己溃成脓之

后
, “

开户逐贼
”

十分重要
,

其办法可用药品腐

蚀或刀针切开
,

必要时还须清除死肉
,

放通脓

管
,

逼毒邪外泄
。

这些经验通过长期实践检验

证明
,

确具科学道理
,

至今不失临床意义
。

其它如用沸水煮过的药筒拔脓
、

枯痔钉或

挂线疗痔核
、

香附饼热熨治风寒流注肿痛
、

蟾

酥丸治疗疮
、

娱蛤饯治臃疮等
,

开人思路
,

启

迪后学
。

陈氏反对固守陈规旧法
,

治病拘于数方
,

主张革新改进
。

今爱摘其对鼻息肉证治及下领

脱臼整复二则如下
,

以窥一斑
。

陈氏对鼻息肉的证治
,

新颖 至 当
,

说
:

“

鼻痔者
,

由肺气不清
、

风湿郁滞而成
,

鼻内

息 肉结如榴子
,

渐大下垂
,

闭塞孔窍
,

使气不

得宜通
。

内服辛夷清肺饮
,

外以晌砂散逐 日点

之
,

渐化为水乃愈
” 。

辛 夷清肺饮由辛夷
、

黄

琴
、

山桅
、

麦门冬
、

石膏
、

知母
、

升麻
、

百合
、

批把叶
、

甘草等药组成
,

为肺热鼻内息肉初起

时用之相宜
。

脑砂散 由响砂
、

轻粉
、

冰片
、

雄

黄组成
,

研末蘸药勤点息肉上
。

现代医学认为

鼻息肉与鼻腔
、

鼻窦部感染和变态反应有密切

关系
,

由于局部组织水肿
,

间隙 扩 张 而 成息

肉
。

因此
,

在早期经消炎
、

电灼
、

化学药物点

溶可治愈或预防术后复发
。

由此可见
,

陈氏所

说
,

和现代医学对本病的认识相符
。

更值得指出的是
,

陈氏首创了铜丝套摘鼻

息 肉手术
,

他在
《
外科正宗

·

鼻痔 、 中说
: “

取

鼻痔秘法
:

先用回香草散连吹二次
,

次用细铜

筋二根
,

筋头钻一小孔
,

用丝线穿孔内
,

二筋

相离五分许
,

以二筋头直人鼻痔根上
,

将筋线

绞紧
,

向下一拔
,

其痔 自然拔落
;
置水中观其

大小
,

预用胎发烧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
,

其

血自止
” 。

目前
,

这一手术治疗原则
,

仍为现

代医学所采用
,

仅在器材
、

药物上作了改进
。

陈实功在 36 0 多年前开创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手

术方法
,

无论在中外医学史或临床上都具重要

的意义
。

陈氏还善于总结提高古代的医疗方法
,

如

他治疗下领关节脱臼整复手法
,

就是在
《
葛氏

方
》 、 《 千金要方

》
治疗本病方法的基础 上

,

结

合自己临症经验
,

逐步发展完善而 来
。

他 在
《
落下颇拿法

》
中说
: “

落下须者
,

气虚之故
,

不

能收束关窍也
。

患者平身正坐
,

以两手托住下

颊
,

左右大指人 口内
,

纳槽牙上
,

端紧下颊
,

用力往肩下捺开关窍
,

向脑后送 上
,

即 投 关

窍
,

随用绢条兜颊于顶上半时许
,

去之即愈
” 。

直至今 日
,

这一手法
,

仍为广大医家所习用
。

在 当时的客观条件下
,

他能进行这些较难的手

术和整复方法
,

确是难能可贵
,

其敢于创新的

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
。

兵贵神速
,

医要及时
。

陈氏还常用刀针
、

药物结合治疗各种外科急症
,

在 《外科正宗
》
中

就载有 10 多种急重病例的诊治验案
,

如 用丝

线作缝合手术配合桃花散外用
,

参汤内服治@lJ

颈 10 多例
,

效果满意
。

他还认识 到
,

要救治

勿U颈等急病
,

必须
“

在早
、

在急
” ,
否财难于抢

救成功
。

若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
,

就不会有如

此深刻的临症体会
。

此外尚有用蟾酥饼磨浓汁外涂 治 娱蛤 咬

伤
, 白茅根捣汁冷饮治河豚中毒
;
化斑解毒汤

合柏叶散外敷治火丹
;
紫土散调敷囱门上治鼻

出血
,
婴粟膏调麻油外用治水火烫伤
,
如圣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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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散治刀份出血
,
针刺法抬重舌

、

木舌肿胀疼

痛等均有相当疗效
。

可见
,

对急重病的诊治
,

中医外科确有许多宝贵的经验
,

应该加以总结

提高
。

调脾胃 重 气血

陈氏重视内治
,

尤重脾胃
。

说
: “

盖疮全

赖脾土
,

调理必要端详
” ,

!治 之要
“

先必固脾

胃气 因脾居中州
,

是升降之枢纽
,

阳 明胃土

是气血生化之源
,

五胜六腑借此生养
。

因此
,

他认为
“
脾胃伤败
,

患者岂有得生
” ,
中气旺
,

则气血充盛
,

升降有序
,

脏腑和谐
,

有利于疮

疡恢复
。

特别外疡之证
,

医者每用寒凉
,

难免

损及脾胃
,

故洽疗疮疡不重脾胃
,

是谓失治
。

他调理脾胃方式多样
,

有补脾健 胃
、

益 气升

阳
、

温中造脾
、

利温化痰
、

养阴和胃等法
。

其

调理形式mlJ 按不同情况而定
,

如病程长者
,

可

分阶段调理
,
病程短者
,

病后专门调理
;
素体

虚弱
,

脾胃失运者
,

财调补与攻邪并进
。

气血在疮疡的发生发展和辨证施治过程中

占有重要地位
,

因此治疗时也需随时注意调和

气血
。

故他在
《痈疽治法总论

》 中说 :
“

诸疮原

因气血凝滞而成
,

切 不可纯用凉药
,

冰 凝肌

肉
,

多致难腐难敛
,

必当温暖散滞
、

行癖
、

拔

毒
、

活血药用之方为妥当也
” 。

陈氏又 认 为溃

疡虽有 口干便秘
,

胜腑不和
,

小便不利等症
。

此为气血虚耗
, 不荣脏腑所致
,

不可用攻利
,

只宜养气血
、

滋津液
、

和胜腑
、

理 脾胃
。

若
“

一例 (律 )妄行攻治
,

如盲人骑啥马
,

半夜临

深池
,

岂不致危哉
” 。

陈氏刻
:

刻顾护胃 气的验

案甚多
,

如其治一男子患脱疽
,

十指俱紫
,

曾

用辛热散寒
,

活血熏洗等药
,

终不应
`

后令患

者用桑木火灸之
,

内服健脾养血之药调理
,

外

用生肌红
、

黑二膏
,

百 日而愈
。

笃学术 讲 医德

陈氏老而弥笃
,

谦虚好学
。 “

勤读古书
,

手

不释卷
,

一一参明融化
,

得之于心
,

应 之 于

手气 平时
“

心习方
,

目习症
” ,

精研岐黄之术
,

灵活应用于临床
。

其著
《
外科正宗 》可称是集当

中 医 杂
.

志

时外科之大成
,

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均有独

到见地
。

书中有关外科病证的论述以至编辑形

式
, 《医宗金鉴

·

外科心法
>>
均采纳之
,

影响之

大
,

自可想见
。

还值得称颂的是陈氏能不断的

吸收新知识和积极抉植后一代
,

他在
《 医家十

要
” 中指出

。 “
又古今前贤及近时名 公

一

新 刊 医

书
,

必录参阅
,

以进学间
” 。

对中医后辈也能

尽力培养
, “
技精而未显者荐拔之
,, ,

精神可嘉
。

陈氏还有良好的医德凤貌
,

诚 恳 为 民镯

疾
。

常言
: “

无论病家大小贫富
,

有请便往
,

勿

得迟延厌怠
,

药金不计较轻重
,

一例 (律 )尽心

施治
” 。

特别对于年老
、

贫病
、

无人照料者
,

更

主动热情上门诊疗
,

甚则不计报酬
。 “

病 愈之

后
,

不得图求匾礼
,

不得请托人情
” 。

他 还反

对夸夸其谈的医疗作风
,

主张实事求是
,

说
.

“
医者仁术

” , “

稚在一点心
,

何须三寸舌
” ,
待

病人如宾客
,

并体贴人微
。

冬 日看病
,

诊室点

紫炭火保暖
,

不使病人受凉
, 夏日诊疾
,

室内

窗明几净
,

以防外邪人侵
,
碰到疑难病证
,

`

不

固执己见
, “
必与高明众议

” 。

这种虚心热忱的

服务态度
,

应该称道
。

在全国深人开展
“

五 讲

四美
”
提倡

“

礼雄行医
”

的今天
,

学习 古人这些

医德风貌
,

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。

综上所述
, 认外科正宗

”
是一部极有价值的

中医外科典籍
,

其中蕴有许多宝贵的精华有待

人们去发掘
、

整理
、

提高
。

陈氏喜用刀针药物

结合治疗外科病证的经验
,

长期以来遭到了一

些医家的反对
,

甚至有的完全否定刀针手术方

法
。

经反复的医疗实践证明
,

这些实为偏颇之

见
,

不切实际情况
。

药有所长
,

药有所短
,

在

某些情况下
,

刀针确能起到药物所不能发挥的

作用
。

因此
,

治疗外科病
,

尤其是治疗急症病

人
,

刀针
、

药物两者不可偏废
,

临症之时
,
贵

在合理使用
。

当然由于 时代和个 人经验的限

制
,

书中也杂有部分错误之处
。

在个别情况下

也有刀针使用不当之处
,

如他治脑疽及诸发背

初起宋成者
,

用披针当顶点入知痛处
,

出其恶

血
,

通其疮窍
,

似属不宜
。

又如书中有造孽报

病之说
,

也殊为荒诞
。

但这毕竟是次要的
,

不

应苛责前人
。


